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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壬申年。猴年。公元 年。

过了正月十五是十六，过了正月十六是十七，一连三天没明

没夜地折腾，可十世鸡眼李就是不肯顺顺当当地出来。似突然

改变了主意，致使大裤裆胡同的老少爷们也只能继续引颈以待。

望眼欲穿，心急火燎⋯⋯

而十世鸡眼李却仍然久久不见动静，似乎觉得还是在里头

舒舒服服呆着更好。虽混混沌沌，四周却溢满了温馨。是懵懵

懂懂，但惟此便觉得更加惬意。更何况！头顶还总悬着一颗什

么玩艺儿在为他跳荡。柔情脉脉，永不倦怠，生生不息地在为他

注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感。前几天的一通拳打脚踢只能算一时

冲动，似临了这才发现里头才是真正的洞天福地。得！任“外

面的世界更精彩”，说不出来就不出来！

犯倔！却更激起了各路诸侯热情的关注。

各路诸侯？在这里系指各类身怀绝活儿的市井能人而言。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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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知，大裤裆胡同乃这朔方古城三教九流会聚天地。人称“漠

北王府井”，又名“塞外小天桥”。就是因有各路诸侯在此竞显

身手，从而才使得“两条裤腿儿”逐渐成了闻名遐迩的闹市区。

十世鸡眼李？以驴肉陈、膏药王、茶馆刘、白铁韩、飞义张、掌勺

胡、顶幡马、杂碎常种种名号而论，当也属大裤裆胡同的一路诸

侯。只不过此鸡眼绝非彼鸡眼，乃系指脚丫子上的一种疔疾而

言。形神兼似，前脚掌、后脚跟、脚趾缝间无处不钻。老年间绝

无他法，只有进澡堂子求修脚高手剔除之。顾名思义，世袭“鸡

眼李”的尊称当由此得来。井水不犯河水，各凭各的祖传绝活

儿混饭吃。但十世鸡眼李的出与不出竟引起如此轰动性的关

注，各路诸侯这种“咸吃萝卜淡操心”的浮躁确实令人费解。

蹊跷！一反常态的蹊跷！

要知道，鸡眼李世家虽勉强也可算得一路诸侯，但胡同里的

老少爷们却从来是不屑一顾的。绝活儿是绝活儿，可操的属

“贱业”。归下九流，俗称“捧臭脚的”。就连市井之中也早有不

成文的规矩：妓院的“大茶壶”、殓尸的“鞭杆子”、澡堂子里“捧

臭脚的”人等，均不得进入茶楼、酒肆、书场、戏园子。以免脏了

地面儿，连带败了客官的雅兴和胃口。但也绝不能说这种浮躁

是纯属无风起浪，要怪也只能怪一位娇娥的出现彻底搅乱了各

路诸侯特有的心理平衡。

老天爷！一朵鲜花果真插在了牛粪上⋯⋯

年，口内绝收，饥民如饿蝗一样扑向塞外。哀鸿遍野，

这朔方古城遂有了“人市”。席筒卷着妇女，两块大洋一个。不

挑、不拣，老少美丑全凭着扛回家碰运气。而当时的鸡眼李家尚

只有光棍儿一条，三十出头却仍难讨得一个婆娘传宗接代。困

难？都嫌他那一身永不消失的臭脚丫子味儿。也只怪各路诸侯

公认的“小祖宗”金七爷一时兴起，愣让打把卖艺的老横二给这



第 3 页

小子扛回家一个。钱由他掏，运气却由光棍儿来碰。玩世不恭

得实在可以，致使鸡眼李家顷刻间围观者如堵。老少爷们七嘴

八舌纷纷作出预测，嘻嘻哈哈地冒什么凉腔的都有。这位说：瘸

子、拐子、哑巴、傻子、丑八怪尚可凑合着使用。而那位却言道：

要扛回个八十岁的老妈亲那可就眼瞅着要断子绝孙抓瞎了。可

谁曾料想到当席筒打开后竟会风云突变，一时间愣让各路诸侯

目瞪哑了口。天哪！竟会是个十八九岁的黄花大闺女！是饿得

奄奄一息，但一经展现还是使得大裤裆胡同“六宫粉黛无颜

色”。面黄肌瘦尚且如此，后来得了食儿的光彩照人就可想而

知了。随之便有了“鲜花插在牛粪上”之说，老少爷们也就跟着

莫名其妙地感到心气儿不顺了。

从此，鸡眼李家便成了各路诸侯注目的焦点。

好在人虽长得出众，但一连四年就是不见下崽儿。断子断

孙就是断了绝技绝活儿，为此各路诸侯愤愤不平之情才稍有缓

解。得！还是老祖宗留下的古 “种地要用短腿牛，娶老婆要

娶一篓油”实惠，人尖子是水灵却只会往家里招苍蝇。图好看

买张美女画儿贴到墙上去，其实拉熄了灯俊丑都是一个滋味儿。

可谁料老天爷就是让人难得心静，第五个年头这女子竟大出意

料地怀上了孕。鲜嫩的脸蛋儿更加光彩妩媚，苗条的身段竟逐

渐隆起了个“小坟头儿”。说白了看，这就是前头所说十世鸡眼

李赖着不出的“洞天福地”。

您哪！终于说到了本书的主人翁⋯⋯

凡高人问世，必有异兆，果然“招苍蝇之说”一时间甚嚣尘

上了。不平衡总得找到平衡，老少爷们天生就有这种自慰之法。

这其间尤以祖传卖羊杂碎的杂碎常最为来劲儿，竟带头开始为

各路诸侯数上了“苍蝇”。其实此人的绝活儿并不绝，祖传的只

会暗中往汤里加尿碱以调味。据他说，当今的鸡眼李就是他娘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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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的种儿，而这小子的那玩艺儿更是先天性的“不起殃子”。不

招苍蝇下不了蛆，肯定那“小坟头儿”里藏着不少“猫腻”。各路

诸侯虽明知杂碎常早就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，逮着空子就会去

“过眼瘾”解馋。但还是被调动起了空前的积极性，纷纷打发老

婆孩子七姑八姨前来探听动静。大老爷们亲自出面似有些屈尊

掉价儿，各位好汉当然会采取这种方式保持消息灵通。

似迎候圣人圣主降世一般⋯⋯

也是！那“小坟头儿”里的秘密似越来越多，竟在老少爷们

的心目中变得更深邃莫测了。杂碎常挺着草包肚，迈着八字脚，

咧着蛤蟆嘴在现场不断发布“消息”，更使得整个大裤裆胡同更

激动不已了。听听！掏钱买“货”的金七爷已过时了，往回扛人

的老横二也不新鲜了。据杂碎常咬着一位娘们儿的耳朵说，好

像还和孤魂滩上那洋教堂的洋神甫沾着边儿。天哪！这要生出

个带“贵胄相”的还好蒙混，生出个显“武林风”的尚可遮掩，而

要生出个大鼻子蓝眼眼的那乐子可大了去了！塞外小天桥百年

难遇的大稀罕，老少爷们就等着瞧热闹吧！

然而，一代高人却仍赖着久久不出⋯⋯

真吊人胃口！致使鸡眼李家破败的小土院前人头攒动，愣

比古代迎接救世主降生的人还多。嘻嘻哈哈，叽叽喳喳，而且不

以杂碎常先人为主的诱导分成了四派“：贵胄派”“、武林派”、

“大鼻子蓝眼睛派”，甚至还出现了“顿起殃子派”。当然了！毕

竟是人家的老婆，你能保证人家那玩艺儿不会冷不丁挺直了腰

板儿？

孰是？孰非？还得等候⋯⋯

一句话：生出来像谁就是谁的种儿！既追求最激动人心的

刺激，又不忘给自己留条退路。市井之中向来如此：有独特的市

井心态，也有独特的市井天地。但总是伸长脖子死等也不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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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事儿，姑且先拉出这涉嫌的“四只苍蝇”认识认识。

贵人、洋人、镖师、捧臭脚的

鸡　　眼 李

若以“名分”而论，此人当排首位。

鸡眼李，从大清乾隆年间先祖到口外立业以来，他应算得九

世鸡眼李了。是身操“贱业”，却相貌不俗。刀削脸、中分头、精

瘦的身板儿。虽已三十五六，但因从小在澡堂子里泡着至今仍

显得是细皮嫩肉的。如若换上一领长衫再摇起一把折扇，走在

闹市之中将自带三分书卷气。但可惜老天一不留神儿，错把他

推到“捧臭脚的”这一行来了。

没辙！只能既来之、则安之⋯⋯

鸡眼李从小就听天由命，甚至还很感谢老天爷赏了他这碗

饭吃。自幼即懂得苦学潜研祖传的各门绝技，父母一死就成了

“朔方贝子池”的公认“一把刀”。朔方贝子池，又称“塞北第一

浴”。扼守闹市区的“裤裆”部位，得此称号当属澡堂业“幌子

级”人物。更何况！鸡眼李人品极好。十二三岁就懂“上街让

着走，见人就哈腰”。而且不该去的地儿绝不去，不该说的话儿

绝不说。如遇外人不解之时，他还能喟然而答“：咱知道自己的

身份，咱守礼儿！”故而在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”之前，他在大裤

裆胡同尚颇有人缘儿。知“礼”而不卑不亢，竟颇得一些头面人

物的看重。比如前面所提到过的金七爷、洋神甫，以至于踢场子

卖大力丸的老横二。

其实，鸡眼李的内心却隐没着一种特有的自尊⋯⋯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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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难怪！当年跟“老祖宗”奔塞北来的各路诸侯，能和“皇

家”真正沾上边儿的也惟有他家。据朔方史志载：一世鸡眼李

的养父即为乾隆爷驾下的一名“捧脚太监”。虽仅为螟蛉之子，

却尽得皇室绝技秘方的真传。果然一出江湖便声名大噪，竟以

“浪子”身份出没于豪门权贵之间。只不该玩得过于潇洒，终于

被一位王爷设计困囿于深宅后院之内。坦言声称：本王爷一天

也离不了你那绝活儿之中的绝活儿“极乐手”，可又怕你坏了王

妃嫔娥的清名而串了种儿。你若同意阉了，本王爷赏你个四品

顶戴。你若拗着性子来，奏明了皇上你那玩艺儿还是保不住！

多亏了一世鸡眼李马上叩首答谢，声称三日内必自动净身以报

知遇之恩。恰好此时有位贝子爷奉命率部北上戍边，一世鸡眼

当即投其麾下随军逃到了口外。贝子爷也深爱他这一手绝活

儿，却从此再不提那个“阉”字。贝子府内院是得干净，挑地儿

给他照京城的原模原样儿造座澡堂子不就成了吗？有自己独用

的“贝子间”，也省得妻妾成群在一旁哭哭啼啼搅和。其间奥秘

姑且不谈，但从此这澡堂子便确成了贝子爷讨论君国大事的特

殊“议事厅”。而一世鸡眼李也从不离左右，以至被各路诸侯尊

为“爷”而红极一时。

往事悠悠，不堪回首⋯⋯

自尊是自尊，却又无可奈何。谁让老贝子爷不久便寿终正

寝，而后继的镇远将军竟偏要把“极乐手”定为“妖术”。为使前

任身败名裂，又抄没了一世鸡眼李全部家产将其贬为“奴”。到

这位“浪子”抱恨终身去世时，仅给独生子留下了那本老太监手

抄的麻纸“秘笈”和无形的绝技绝活儿。进入民国，那“极乐手”

更被明令严加禁绝。轮到他在澡堂子里独当一面时，似也只能

沦落为“捧臭脚的”了。贝子爷在世时老祖宗被称为“爷”，而现

在各路诸侯有时干脆省了“李”喊他“臭鸡眼儿”了。愣把他和



第 7 页

妓院的“大茶壶”，殓尸的“鞭杆子”排列在一起，统称为大裤裆

胡同特有的“下三烂”。物极必反，人言可畏。鸡眼李是胆小，

是唯唯诺诺，但内心却绝不乏“重振雄风”的壮志。难怪要发古

之幽思！他盼只盼某一天能有一位识“货”的贝子爷再世，盼只

盼某一天他也能在市面上堂堂正正地当回“爷”！要知道，他那

一身大内的绝活儿可不是就用“鸡眼”两字能概括得了的！绝

不像杂碎常只会往杂碎汤里调尿碱，而是在澡堂业里真打实干

身怀多项绝技的！

也是！且推出几项听听解释⋯⋯

【一把抓】属搓澡范畴。但此搓澡绝非彼搓澡，一般凡夫

俗子似很难完成。泡澡泡到什么火候，赤条条放倒了该摆什么

姿势，那其间学问可就大了去了。更何况！先搓哪儿，后搓哪

儿；肉嫩处怎么搓，皮糙处怎么搓；头遍水，二遍水，以至毛巾把

儿该换几次等等等等，早已进入程序化，绝对错乱不得。如果将

一丝油泥儿提前散落了，那就算不得能耐。而高手搓到最后，却

往往能借手巾将浑身的油泥儿一把抓下。然后再展开手中的毛

巾，让被搓者一睹“战果之辉煌”。颇具杂技手法，又兼艺术内

涵，故人称此绝活儿为“一把抓”。据说，就连京城也几近失传

了。

逍遥游】属按摩范畴。与“一把抓”不同之处在于：绝少

杂技成分，全凭苦练内功。推、拿、按、摩、捏、揉、捶、抓，无一不

靠祖上真传。或用指、或用掌、或用拳、或用肘，甚至用脚，处处

皆显功力深浅。可舒筋、可活络、可松骨、可顺肌，作用已非同一

般。可消食、可化淤、可解乏、可除累，奇效更随时可见。来时带

着一身疲困，走时还你一身轻松。故当年贝子爷曾为此慨而言

道：可三月不近弓马，不可一日无此逍遥！为此，文人墨客便顺

之把按摩称为：逍遥游。据说，京城此行欲另立门户了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8 页

【摘鸡眼】属修脚范畴。若和上述两项相比，似已由服务

行业开始向医疗领域迈进。需动刀子需用药，故称之为“绝技”

当可谓言之不谬。但修脚这一行却绝非只针对“鸡眼”，而是必

子的诸多臭毛病“全面须面对脚丫 开花”。诸如去老茧、剔顽

肉、削死皮、拔除脚疗种种种种。就单拿这修脚趾甲一项来说，

便又分别有：拔病趾甲、削灰趾甲、整裂趾甲、除倒勾趾甲等等等

等而且还有因脚气和汗脚带来的诸多难题，黏黏糊糊，臭臭烘

烘，没有一手绝活儿绝对难以应付。好在高手均有祖传特制的

各类修脚刀，还有大内传出的秘而不宣的各类药方，这才使得再

子上也能做出最新最美难伺候的臭脚丫 的好文章。比如后世所

流传的“金蝉脱壳“”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等等，莫不如此。只不该

人们讳忌脚丫子之臭，故将此行隐称为“摘鸡眼”了。据说，已

有人将其视之为一项古代的先进科技而加论述。

【极乐手】属秘技范畴。似和按摩有关，却又有自己难言

之隐。本来进得澡堂求个一身轻松并无可厚非，就不该有些爷

求得却是种旁门左道的消魂秘技。见不得人却能使人“极乐”，

尤其对一些德高望重者也算一种补足。虽年事已高力不从心

了，却仍能在澡堂子里道貌岸然地老有所乐。老王爷要阉人是

为此，贝子爷设贝子间也是为此。泡到火候了，搓得舒坦了，然

后便是操秘技者在下体几个关键部位一捏、一拿、一推、一抓。

顿时间竟让人犹入巫山云雨，畅快得禁不住浑直打颤儿。秘技

代替了专宠，成群妻妾当然会哭哭啼啼了。此绝招清末民初已

被严令禁绝，只留下个上不得台面的雅号：极乐手！据说，大多

学者都认为早已失传绝迹了。

而鸡眼李却深藏不露，堪称“四项全能”⋯⋯

但一连经过这么三天的苦熬苦盼，却因为未来儿子的拒而

不出已变得全无意义了。鸡眼李之所以能够忍受由“卷席筒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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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”所带来的种种讥讽、嘲弄、戳脊梁骨，以至差点儿被唾沫星

子淹死，还不就是忍气吞声地为着这新的一代传人出生吗？而

这小子竟敢死赖着不出，莫非天生就是个逆种？

鸡眼李预感到不祥了

金 　　七 爷

若以掏钱而论，此人当排次席。

金七爷，原名金一脉，时年三十刚出头，个头儿不高，虽瘦小

却蛮精神的。睛眼里白的多而黑的少，故天生一副顽劣的贵胄

相。常着一领夏布长衫提着鸟笼子漫步于大裤裆胡同的街头，

也常哼哼着京戏唱着小曲儿出没于“裤裆”里的茶楼和酒肆。

睥渺一切，典型的大闲人一个。各路诸侯见之无不点头哈腰，恭

恭敬敬称他一声：小祖宗！

是令人不解，却别有原由⋯⋯

遥想当年，乾隆爷下旨重筑这朔方古城之后，曾钦命一位宗

室贝子率部北上戍边。而这位封疆大吏也果不负皇恩浩荡，竟

在率领一支八旗子弟兵的同时还带来了另一支“队伍”。诸如

唱戏的、卖笑的、玩鸟的、架鹰的、保镖的、算命的、专治杨梅大疮

的、特卖丸散膏丹的，还有那些擅长调制各类京味美食的诸多高

手，而一世鸡眼李便是其间身怀绝技者之一。均依傍据传是先

皇北巡时御马踏出的御泉井，苦心营造起颇具京韵京味儿的

“塞外小天桥”。好您哪！缺了这份儿难割难舍的吃、喝、玩、

乐、泡，还怎么让将士们在这荒凉的口外为皇上肝脑涂地？当

然，紧靠御泉首先便有了贝子爷下令建的朔方贝子池，随之对面

便出现了与之配套的酒楼和茶肆。三足鼎立，紧扼“裤裆”部

位。只不该随军而来的市井好汉也均不甘落后，竟蜂拥着东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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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向纷纷盖起了各显其能的小门面儿。竞相争土，日久成斜，最

终形成了现如今这条极其形似的大裤裆胡同。俱往矣！现如今

贝子爷和他那支八旗子弟兵俱都灰飞烟灭了，而各路市井能人

的后代却仍在胡同里操着旧业。也许是为了感恩、也许是为了

怀念，至今老少爷们仍把这位带领他们北上的贝子爷，尊敬地称

之为：老祖宗！

此称谓颇令人浮想联翩⋯⋯

没错儿！当今这位金七爷虽只能算个歪瓜裂枣儿，但他却

是昔日威风八面贝子爷的嫡传后裔。德泽后世，愣被公认为大

裤裆胡同的“小祖宗”。而绝少恭维，却只为从身世上区别当年

的“老祖宗”而已。也难怪！贝子爷的后辈儿孙竟一茬不如一

茬，败落到最后更晃晃悠悠只剩下了金七爷这孤独一枝。在其

父之时曾有中兴之相，金七爷自幼即在鞭子下熟读了经书子集

以至精通了满语满文。可谁料老子一死儿子就原形毕露了，愣

把贝子爷旧宅卖掉一头扎进了大裤裆胡同。“裤腿”口另置一

处小院，坐吃山空专和三教九流的市井之徒交起了朋友。除殓

尸的“鞭杆子”不来往外，就连妓院的“大茶壶”也颇和他谈得

来。如若提到“七爷”之称更令人叹息。明明残苗儿一株，何来

行七？他的回答倒也飘逸：七爷者弃也！听听！再到哪儿去找

这样洒脱败兴的“小祖宗”？但无论如何败兴，日久天长这位爷

竟成了塞外王府井不可缺少的人物。

既是“一宝”，也是“一害”⋯⋯

先说“一宝”。金七爷集老祖宗之大成，绝对称得上是吃、

喝、玩、乐、泡等拔尖儿的行家里手。具有一定的权威性，故自然

而然便成了市井百家孰优孰劣的最高评论家兼仲裁者。也难

怪！只要他一上茶楼端起盖碗儿一品，就准知道是哪个地方产

的哪个节令采的茶。只要他一进酒肆夹起筷子一尝，就准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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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哪个菜系哪位师傅掌的勺。就连说书场上、戏园子里、杂耍摊

前也怵这位爷的到来，只要稍有闪失还准让他挑出毛病来。更

何况！要买字画也得请他过目，收藏古玩还得请他鉴定。而且

玩鸟、架鹰、斗蛐蛐、养蝈蝈、调弄鸽子样样精通，没有他的点头

认可要想出人头地绝对没门儿。塞外小天桥把他奉为“一宝”

绝对是明智之举，要不然大裤裆胡同早就被假冒伪劣塞满了。

再说“一害”。金七爷洒脱得从来就没边没沿儿，白多黑少的眼

睛里永远是目中无人。茶楼酒肆里明明四处贴着“莫谈国事”，

可这位爷却见了茶沾了酒总爱冷不丁“开骂”。上骂脏唐、臭

汉、大清龙凤一母生，下骂袁世凯、省督军、国民政府。只骂得茶

客酒徒们纷纷掩耳而逃，只骂得老板和掌柜子个个作揖告饶。

好您哪！往往他前脚没事儿似的走了，后脚歪脖儿警察便找上

门来借机敲诈勒索。好像各路诸侯大都跟着沾过这份儿“光”，

气极了也免不了背后骂了他一句：操他祖宗！这个断子绝孙的

鬼金七！

是仿佛要断子绝孙⋯⋯

金七爷至今孤身一人。自称：一辈比一辈发蔫儿，到他这辈

就是娶回个月里嫦娥来也纯属浪费。老少爷们不信，他愣要当

众脱下裤子让大伙儿“瞧瞧”！吓得各路诸侯只能作揖敬请他

老人家免了，权且从了他“蔫儿”了之说。一句话：别人担心他

孤苦伶仃，而他却在胡同口的小破院活得格外自在。闲了，刻刻

印章挥毫写两幅瘦金体的墨笔字儿。闷了，也自有三教九流的

狐朋狗友来凑热闹。舍得花钱，甘愿上当，可谁料后来他竟救了

一位影响他后半生的特殊主儿。总之，书卷气兼江湖义气融于

一身，竟令闹市里的混混儿、坐地虎、歪脖儿警察也不敢轻易惹

他。但近日“蔫儿”了之说似要不攻自破，有人竟称他还是个天

生的情种儿。证据之一，便是前年他又突然冒出个“大外甥”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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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岁。还有名有姓，叫莫铭。据他自己讲是一位远方族姐临终

前的“托孤”，而别人却称这是他为一位妙龄女妓种下的“孽

种”。随之便有了个凄婉哀丽的言情故事，竟把一位遗老遗少

说成了个戏莺莺的小张生。可金七爷却充耳不闻，不辩不解，进

而还愣把这孩子托给了鸡眼李家寄养。似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

当时那席筒捲来的饥荒妞儿尚无生育迹象。宗室后裔竟求“捧

臭脚的”帮忙，足可见关系非同一般。

也是！说来话长⋯⋯

猜疑颇多，现仅列举二三。一说：金七爷平生最大的嗜好就

是这一“泡”。自打五六岁开始泡澡堂子以来，二十好几年竟没

有一天不泡。据他自己说，一天不泡，浑身刺痒；两天不泡，遍体

发躁；三天不泡，犹如犯了毒瘾一般痛苦难熬。除了吃、喝、玩、

乐之外，逮着空子便是优哉游哉地一大泡。打小儿就受鸡眼李

家的伺候，日久天长关系自当非同一般了。二说：便是和“借种

说”有关。正如现在杂碎常所传那样，似乎是当年鸡眼李他娘

借了金七爷他爹的种儿。既然暗中是同父异母兄弟，也就不免

在明面上流露出某种手足之情了。三说：则是说金七爷似乎也

迷上了那“绝活儿之中的绝活儿”。总属落在人家手中的某种

“把柄”，当然也只能低三下四和鸡眼李称兄道弟了。对前两种

说法，金七爷向来不置可否。而对第三种说法，多年前金七爷曾

在澡堂子里有过一次“雷霆之怒”。赤条条地站在浴榻上，扯开

了嗓子便开骂了：谁说的？有种的他就给爷站出来！瞪大了你

的狗眼，谁见过爷们进过贝子间的小门儿？你倒想和人家称兄

道弟，可就凭那副屌样儿你配吗？是捧臭脚的，可我瞅着比谁都

干净！凭得是绝活儿找饭吃，凭得是正派落人缘儿！懂规矩，守

礼儿，绝不像某些人模狗样的主儿满嘴尽喷臭大粪！真他妈的

缺大德了，竟敢在太岁头上来动土！肯定是他妈的喝了妓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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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茶壶”的洗 水，要不然就是在殓尸的“鞭杆子”那儿挂了

号！肚子里沤出杨梅大疮还好说，要是横死街头那可算天报应

了！吃饱了撑的非要找臭骂，爷我今天就在这澡堂子里奉陪到

底 ⋯在这一通不沾“国事”的大骂之后，此说是也曾一时销声

匿迹过。次年大灾，金七爷专门从人市为鸡眼李买回了那个

“席筒”。舍了一对儿凤头鸽子换回两块现大洋，似就是要故意

显示自己和鸡眼李的关系的非同一般。

但当时就有人对他似曾怀疑⋯⋯

果然，正当现在鸡眼李犹如热锅上的蚂蚁“抓瞎”之时，这

位爷竟悄没声儿地突然不见了。据说，是借口北京来了急讯儿，

愣从鸡眼李家带走莫铭那孩子匆匆上火车“溜”了。

莫非怕生下的婴儿像他⋯⋯

老 横　二

老横二，与鸡眼李同庚，时年也是三十五六岁。长得人高马

大，浑身的疙瘩腱子肉。因其横站在胡同里犹如半截儿黑铁塔，

那大块头儿足可以一个顶俩。日久天长，老少爷们便送了他个

诨名儿：横二！真名竟鲜为人知了。至于为何挂“老”？或许反

映了各路诸侯的某种鄙视。老是那套老掉牙的老玩艺儿，七十

二行就数他丢尽祖宗的老脸儿了。

⋯但这一行也曾有过辉煌的过去

忆往昔！当各路诸侯追随老贝子爷来到塞北时，其祖先也

曾是名震一时的口外镖师。人送绰号“大漠金钱豹”，专门纵横

于长城内外押送镖银。武艺高强，威镇绿林 只可悲到了他爷

爷这一代通了火车有了枪，祖传镖局的猎猎镖旗就渐渐耷拉了。

更不该他爷爷还不识时务不服这口气，最后竟被歪脖儿警察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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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混儿勾结搞了个身败名裂（详见另一部小说《大漠金钱豹》）。

失去了祖传的镖局败了家，当然会被老少爷们小瞧了。而到了

老横二这一代竟不思进取沦落到去卖大力丸，就更必然会被暗

中排斥于各路诸侯的“编外”了。没辙！也只能流浪于街头凭

着祖传的尖矛封喉、头断顽石、臂缠铁板、腰崩钢丝等等招揽买

主混碗饭吃。好在因和歪脖儿警察及混混们有世仇，才总算没

有沦落到黑道为非作歹去。

但他与鸡眼李的关系却颇为特殊⋯⋯

表面看来，无可指责。同住于见不得人的“裤腰”深处，而

且从小便在一起嬉戏长大。但若往深层次追究，就有难言之隐

了。须知，鸡眼李自幼乍练绝活儿绝技，便大多是在这位娃娃朋

友身上试手。尤其是那有关“绝活儿之中的绝活儿”，就更只能

偷着在少年的小横二身上寻找诀窍了。就在同是十七岁那年终

于大获成功，但同时从此后也就越发不可收拾了。老横二自从

尝过了“极乐手”这一口，后来娶了老婆竟也觉得没滋没味儿

了。到鸡眼李独当一面后已知大事不好，却再难摆脱老横二死

皮赖脸地一再纠缠了。幸亏鸡眼李“知礼儿”后更懂得谨慎回

避，而老横二也很难在澡堂子里逮着机会。邪不压正！为此至

今仍尚无人知晓，而且也少之又少了。

关于“扛人”事件⋯⋯

也不能说是老横二别有用心，如老少爷们猜测的那样“别

有所图”。应当说，他尚保留着某些先祖“行侠仗义”的遗风，扛

人纯属是急娃娃朋友之所急。既然金七爷舍得掏钱，那当然对

他来说往回扛人也只能算得小菜一碟儿了。更应当指出，当鸡

眼李正式成亲时也多亏了他的出场“弹压”，要不然老少爷们趁

机宣泄还不知会起什么哄呢。是瞧不起这位置祖传镖局再也不

提的败家子，可各路诸侯却都也怕他那钵大的拳头。只不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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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后来他竟以“功臣”自居，常到鸡眼李家串门子喝蹭酒。而后

者也永不忘“陪练者”献身之功，只要他不提“极乐”也从不拒

绝。怪只怪热酒炒菜的均是那战战兢兢的小媳妇儿，随之便落

在老少爷们眼里成了话柄。

而现在？⋯⋯

鸡眼李家明明十万火急，可他这位自幼的铁哥们儿却一连

三天不见露头儿。恰和鸡眼李成亲时形成鲜明的对比，面对着

大门外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看热闹的人们却再不见他“行侠仗

义”了。按说，踢场子卖大力丸的是总不能死呆在一个地儿，人

烦、腻味。离家远出走村过镇倒是正经事儿，可永保“新鲜”。

可老少爷们这回可不这么看了，愣琢磨出了里头有“鬼”！

莫非生出的孩子更像他？⋯⋯

洋　　神 甫

洋神甫，这里系专指一位比国神甫而言。自称：孔约瑟，时

年约三十二三岁。耷拉眉、蓝眼珠、大鼻子上那汗毛孔特别显

眼。虽刚进入中年、却已发福。矮挫个子穿着一领黑色的袈裟，

迈开步来总腆着个突出的大肚子。见谁都笑，颇有礼貌。经常

出没于塞外小天桥，故早成了大裤裆胡同里某种流动的“西洋

景儿”。

， ⋯老少爷们也早已司空见惯了

也难怪！自从庚子赔款后孤魂滩上就建起了一座洋教堂。

好像在那老神甫死了不久，就由他出面儿当家了。一呆就是快

十年，中国话也算说得蛮“溜”的。只是舌梗子稍稍发硬，常把

诸如“好”说成“蒿”物的。而且还识得中国字，读得中国书，并

且特别崇拜孔夫子。为此才刻意给自己起了这个中西合璧的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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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：孔约瑟！据他说，这是东方圣人加西方圣徒，只有如此起名

儿似才能表达他双重虔诚的。他非常热衷于穿梭在大裤裆胡同

之中，仿佛已经不仅是为传教或指点“迷途的羔羊”了。倒更像

个踏入神秘部落的西方探险家，正在闹市深处猎“奇”寻“宝”。

鸡眼李便是他选中的一个⋯⋯

开头，他似乎只是为凑热闹才走进了澡堂子。后来好像渐

渐就被鸡眼李的“人格魅力”吸引住了。尤其对他那“咱知道自

己的身份，咱守礼儿”更为欣赏，竟宣称鸡眼李颇通孔夫子“君

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之要义。属高人、是隐士，必有深含不露

过人之处。随之，便像探险家探得了“宝”一般，竟盯住了鸡眼

李那一身绝技绝活儿不放了。虽大肚子上总顶着个金十字架，

却从此再不轻言传教了。礼贤下士，主动交友，愣不惜舍身跃入

古色古香的中国澡堂子里一大“泡”了。虚心求教，裸体而试，

更进而遍享了鸡眼李诸如修脚、搓澡、推拿按摩种种绝技绝活

儿。而且从不吝赞赏，致使那洋腔洋调儿的“蒿！蒿！蒿！”一

时间在古老的澡堂子里终日绕梁不绝。却谁料老少爷们也不深

究其中原因，竟纷纷拥入只顾了偷瞧洋人那玩艺儿是否长得像

“驴屌 。大煞风景，终于迫使这难得的“西洋景儿”不久便在澡

堂子里销声匿迹了。

但交往并不因此而止⋯⋯

应当说，鸡眼李当时并不了解孔约瑟的用意，更很难预知将

来会出现一位以其专著《中国浴榻史探秘》而闻名于世的汉学

家。只是感到：同在一条胡同混饭吃的老少爷们愣把自己归入

了“下三烂”，而一位大老远来的蓝眼珠子洋人竟把自己抬举得

这么高。不是知己，胜似知己，随后便在“裤腰”部分那小破院

里也接纳了他。有问必答，甚至连有关“绝活儿之中的绝活儿”

的种种轶闻秘史也尽都全盘托出。也难怪！孔约瑟也有恩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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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，常常周济于孤苦伶仃的鸡眼李。就连席筒卷回那奄奄一息

的小女子之后，也多亏了人家腆着大肚子的救助。从洋教堂拿

来了洋药和洋面包洋牛奶，日久天长竟使那惶惶然不可终日的

饥荒妞儿也见怪不怪 对于鸡眼李来说，市井之辈就该讲市了

井义气。而对于各路诸侯来说，落在眼里的便只剩下了“猫

腻”。

而现在？⋯⋯

惟有这位洋神父例外，昨日闻讯后还带着两个修女来过。

划着十字连声喊着主啊，执意要把饥荒妞儿拉进教堂里的洋教

医院去接生。多亏了众多围观娘儿们此起彼伏的一大哄，才总

算迫使鸡眼李咬牙拒绝了。仅此一点，老少爷们便似看出了孔

约瑟的“欲盖弥彰”。干嘛非拉进洋教堂里？肯定是想“偷梁换

柱”！

莫非是怕生出个大鼻子蓝眼睛⋯⋯

四只“苍蝇”都说过了，却久久仍未见动静⋯⋯

随之便又见“异兆”，那便是高人尚未问世，却已博得各路

诸侯少有的“众口一骂”了：操他八辈儿大祖宗！这小子天生就

会耍赖，不管是像谁总得出来让大伙儿瞧瞧啊！但越骂便越难

见“庐山真面目”，却只听得破院里传出那水灵女人的挣扎哀号

声 。

鸡眼李显得更手脚失措了⋯⋯

三十岁才捡来一个老婆，又盼了五年才盼得有了“结果”。

可命运多舛，盼来的却是这么个赖着不出的逆种儿。一连三天

没明没夜地折腾，是使他预感到了某种不祥，但却绝不是二十年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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